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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林风云：中国大妈们的江湖
不过，曹露还是招惹了不

少非议 ：“她们觉得，你这个小

妹子怎么不干正经事咯？”有

一天，一位大妈忍无可忍，丢

下一句“跳又不会跳，老跟在

旁边，烦死人了”，便扬长而去。

得罪了大妈，曹露很紧张，

并难逃被孤立的命运——大妈

们在曹露的左边空了一个位置，

并极力避免和她站在一起跳。

曹露最后放了大招：主动

交了40 元会费，并站在那些相

对热情的大妈身边跳。时间一

久，曹露的底气就如同她的舞

步一样，日益自信熟练，与大

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后

来，曹露发现，有几位比她晚

来大妈并没有因为跳得不好而

被排斥，这时她才知道：大妈

们是不喜欢她“非大妈”的身份。

不过，曹露还是小看了大

妈们的防御机制，因为即便熟

悉了，也没人接纳她“去家中采

访”或是“一起喝茶”的邀请。

比之曹露，研究团队中的

杨卓则面临着更高的难度：在

湖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他不

仅年龄不达标，关键还是个男

的。即便是有舅妈这样一个强

有力的“内应”，但要和洞口县

梦之恋舞蹈队的大妈们打成一

片，杨卓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寒假时，面对外甥想要到

舞蹈队调研的请求，王丽是不

情愿的，更何况，就算自己答应，

还有姐妹们那一关要过。但作

为长辈，王丽又不好拒绝。

杨卓也算是化劣势为优势，

凭着年轻小伙儿的一把子好力

气，帮着大妈们清场地、搬音

响、拿道具……做好后勤工作

的同时，他还跟在大妈们队伍

后面扭一扭，跳一跳。广场舞

本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舅妈

引荐在先，杨卓争气在后，大

妈们见他勤快，便也投桃报李，

开始配合杨卓的调研工作。

但李超、张会两位同学就

没有杨卓那么幸运了。他们没

有长辈在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

团队里，少了“敲门砖”，让两

个男生难为情的事便不会少。

大 妈 们的冷淡和 排斥如同子

弹，打得两个人措手不及。

“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拒

绝男性加入广场舞队伍啦。” 

火炬村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陈

淑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以前也有过一些男士跃跃欲试

想要加入，但被队员们给奚落

走了，“就觉得他一个大老爷们

来跟着我们跳什么，傻子吗”。

于是，这支广场舞团队就变成

了“中老年女性专属团队”，直

至后来团队发展为三个队伍，

并出现了专跳交谊 舞的团队，

男性才慢慢融入进来。

（上接 A03 版） ■舞林风云

黄勇军和米莉研究发现，除了鲜明的年龄和性别特色，广场舞也有社会分层。“比如职工或是家庭妇女就跟‘官太太’们跳不

到一起去。”米莉说，广场舞说低了是一群大妈们自娱自乐，但往深了说，这其中的“舞林纷争”却不计其数。在大妈们主演的这

幕剧里，既有大妈们与自己的伴侣、子女、家庭之间取舍的矛盾，又有广场舞团队内部成员“头排”、“首席”之争的暗涌，还有

几个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地盘”之争，更有与广场周边小区居民、摊贩商家、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所谓，有了人和广场，就有了江湖。

尽管大妈各有各的小心思，

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一致对外时

的团结精神——最直接的便是

地盘之争。

大妈们逐步占领广场的这

些年，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她们

“手段”的报道，比如陕西大

妈和烧烤摊主打过架；浙江大

妈还和小孩闹过别扭；广西大

妈用砖块堵路，更有网友爆料

称“大妈让保安把篮球场的篮

筐都卸了，就因为我们会打球

到 7 点，延缓她们半小时开舞”。

而在长沙市某单位停车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见到过

这样一起因地盘带来的“对决”。

这天傍晚，大妈们刚刚把

音响道具准备停当，正要“架

场”，一辆大巴车突然闯入了大

妈们的阵地。在确定这不是本

单位的车后，大妈们开始向司

机发难，“你把车停到这里干什

么咯？这里是跳舞的地方，不

能停车！”“你又不是单位（该

广场舞团队里的大多数成员都

为此单位 退休 职 工或职 工家

属）的，不能把车停到这 里。

这里是供单位的退休职工和家

属跳舞的地方。”

司机也不甘示弱 ：“哪个不

是单位的咯？哪个讲这里只准

你们跳舞不准停车咯？我就停

到这里哒！”

双方越吵越激烈，正僵持

不下之际，广场舞团队的组织

者便登场劝架 ：“你这个男同志

也是的，跟女同志吵什么架？

像个婆婆子一样的。”司机反

驳道 ：“不是我要吵呢，是她到

这里叫嚣呢！”见此，组织者

又劝 ：“你不跟她吵噻，你下次

停车就靠那边停，就不要停在

这个地方。”一边劝解着，还一

边推搡着司机往外走。

第二天，记者发现，司机

自觉地把车停到了不会影响大

妈们跳舞的另一边，尽管那一

边的地方更为狭小，大巴车的

停放并不方便。

当然，像这样针尖对麦芒

的火爆场面毕竟少见，行为过

激的大妈也是少数。更多时候，

大妈们还不乏政治敏感度。

李超、张会两位同学调研

的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队形

成于 2009 年，由火炬村村委

会原妇代会主任陈淑梅组建而

成。由于团队所需缴纳的年费

最少（30 元 / 人）、舞蹈简单易

学等优势，逐渐吸引了越来越

多人的加入。经过几年的发展，

这支队伍已经成为拥有 3 支不

同舞种的“大部队”，最多时有

近 60 人， 队 员 年 龄 40 到 75

岁不等，依次分布在万家丽 -

浏阳河大桥的桥下及其东西两

侧。除极端恶劣天气外，大家

每天都会准时跳舞，极少间断。

发展的同时，这支队伍同

样因为场地问题，需要与市民、

摊贩甚至执法者斗智斗勇。

伴随着浏阳河大桥以及风

光带的建成使用，相关区域治

安管理巡逻工作也陆续展开。

每天晚上 7 时到 11 时，在浏阳

河大桥周边都有警察站岗，主

要负责摩托车、电动车的拦截

和限制，除此之外，就是对周

边过密人群的关注，一旦有人

群妨碍普通市民在风光带散步

等，就会对其进行驱离或劝散。

为了避免麻烦，火炬村广

场舞团队的所有舞者在陈淑梅

的带领下，使用沉默迁移、自

我约束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执

法者的“搅局”。一方面，被执

法者设为“红线”的区域坚决

不涉足、在执法者监控的薄弱

地带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

坚持沉默不对抗原则，避免与

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

面，加强自律，避免不良社会

影响，如适当降低音响音量、

队伍参与和退出的秩序化等。

在半年时间里，火炬村广场舞

团队成功实现队伍整合，并在

浏阳河风光带逐步确立了自己

的立足之地。 （下转 A05 版）

以舞论英雄
同一个团体的广场舞者

之间，大多是“以舞论英雄”，

动作是否标准，舞姿是否优

美是能否站在第一排风光领

舞的关键，哪怕是团队组织

者都不例外。这也是广场上

的“江湖规矩”。

作为某广场舞团队组织

者之一，长得五大三粗的袁

梅身体柔韧性较差，缺乏节

奏感。尽管团员们承认热心

实诚的袁梅是个好大姐，但

有这样一个舞姿不协调的领

舞者，还是让大家感到很头

疼，甚至有团员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直言袁梅跳舞“动

作走样程度很大，像是在跳

健身操”。

团员们一致觉得袁梅站

在 第一 排 很碍眼，“拉低了

我们的整体水平”，但因为袁

梅的好人缘，大家不方便直

接指出，以免伤害她的热情

和自尊。而对此全然不自知

的袁梅进一步提出了要教舞

的要求，在教了三支舞之后，

大家对袁梅动作的走样变形

程度实在难以忍受，而且还

有几个团员反映说，跟着袁

梅蹦蹦跳跳几次之后反倒不

会跳了。

耐心被消磨殆尽的队员

们联合起来开始了无声的抗

议——罢跳。这种并不激烈

的方式非常有效，广场舞者

一般对集体决定的服从程度

很高。袁梅被取消了教舞的

资格，大家深受鼓舞，决定

进一步取消袁梅的领舞资格。

有一天，一位队员想到

了一个好办法，她对袁梅说：

“袁姐，你看我们经常要转向

后面跳舞，但如果自己不会，

转过去之后看不到你，自己

就不晓得动了。要不，你站

到后一排，这样，我们转过

去之后，就可以看着你跳了。”

实 心眼 儿 的 袁 梅 并 没有多

想，就真的如大家所愿站到

最后一排去了，并且从那以

后，袁梅就一直站在最后一

排跳舞。

大妈们含蓄狡黠的江湖

智慧，可见一斑。

伴奏下载事件
但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

能 在各 种小 默 契中顺 利 解

决。

袁梅能够领舞，除了人

缘好，还因为她兼任着为团

队下载跳舞音乐的重任。自

从磁带被大妈们淘汰后，她

们便使用 MP3 播放音乐，舞

蹈 则 是 从 网络视 频中学来

的。但是，视频中的歌曲是

剪辑过的，前奏和中间的过

门都省略掉了，所以大妈们

的下载就面临一个问题：网

上 MP3 格式的音乐都是原版

的，前奏和中间的过门都保

留着，这意味着，如果她们

直接下载原版的歌曲，就必

须自己创造一些动作配上前

奏和过门，要么她们就使用

和舞蹈视频完全配套的处理

过后的音乐。但前者太麻烦，

后者又是个技术活，舞队的

几个组织者谁都不会。此前

这份工作一直由一名团员的

儿子免费帮忙，但后来，对

方出国了，舞队里便一时缺

乏这种人才。她们曾经去网

吧找上网的学生帮忙，但毕

竟不是长久之计。

此时，袁梅因为有一个

学电脑专业的侄子而坐拥了

巨大的“资源优势”。正因为

如此，袁梅也被团队里的人

另眼相看。只是，亲兄弟也

要明算账，偶尔帮一次忙可

以，但次数多了，袁梅自己

也会不好意思。所以，每次

找侄子帮忙下载，袁梅都会

购买 40 元钱的零食给侄子。

但整个舞队并没有给下载人

员付报酬的传统，何况收缴

的会费也不多，一般用作换

购新的音箱和新的储存盘。

这导致袁梅每次下载都要自

掏腰包，虽然钱不多，但这

对没有退休工资的她来说也

不能完全忽视。更重要的是，

明明是为了大家的公共资源

服务，却要她一个人来埋单，

袁梅心里便不太舒服。所以，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要用会费

补偿她的额外成本，却偶尔

也会当着组织者的面唠叨和

抱怨。但几位组织者都不是

喜欢听闲话的人，她们觉得

你如果要收钱，那就自己拿

出合理的收费方案，比如 4

元一首。但她们都不打算主

动提出这种计费模式，而是

选择了沉默，同时也对袁梅

的唠叨很不满意。

我的地盘我做主

大妈之舞，也是社会之舞。摄影 / 雷国荣


